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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层面来讲，《别名格蕾丝》虽然是对女性的觉醒的
呼唤，其实也是对加拿大民族意识的呼唤。长期以来，加拿大面
临着身份的危机，一直受到英国殖民主义的压迫以及美国文化帝
国主义的冲击，致使加拿大长期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和格蕾丝
一样，在社会的大环境中，找不到归属感，找不到民族之根。因
此，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借助本部小说，展现女性身份建构的过
程，同时也反映了加拿大在英美文化的重重重压下，经过一系列
努力，找到了国家的认同感。

1　身份的缺失
格蕾丝身份的缺失主要是受到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影响。

在家庭层面，格蕾丝自出生以来，命途多舛，家境不好，她的父
亲嗜酒，蛮横不讲理，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上都对母亲进行压迫
和控制，把她当作一个生育的机器，而母亲生性软弱，长期受到
父权制度的压迫，无从反抗，只能顺从。全家依赖家境还不错的
姨妈，然而，姨妈也渐渐地不堪重负，心有余而力不足，便给了
他们一笔钱，一些干粮，劝他们前往加拿大，去寻找新的生活希
望。在渡海的路程中，由于恶劣的海上环境，母亲不堪重负，母
亲的去世，给她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加之父亲的压迫，格
蕾丝无所适从，对传统的婚姻充满了面临着身份的困惑，不知道
自己是谁，更不知道自己将要如何走下去。踏上加拿大这片希望
的土地，她决定自食其力，摆脱父亲的控制，摆脱家庭的重担，在
诺大的加拿大找到女仆的生计。她来到帕金森夫人家，遇到了人
生第一个好朋友——玛丽，和她在一起，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
一段时光。在她的记忆中，玛丽一直“漂亮，快活”，“爱笑爱玩”，

“说话调皮，很大胆”。在她的身上，有着民主的思想，对阶级差
异表示不满，有着不同寻常的新的思想，带领格蕾丝发现新的天
地。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美好的生命，也抵不过命运的不公，她
爱上了帕金森夫人的公子，自以为获得了爱情，没想到还是被无
情地抛弃，这使她感到了深深的绝望，最终流产身亡。同样的境
遇也发生在南希的身上，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更加幸运，因
为她是女管家，有着一定的权利，起码在衣食起居方面并没有受
到很多的亏待，却还是逃不掉身份等级的压迫，仆人就是仆人，没
有女主人的身份，就不可以僭越，可能也正是这种僭越，造成了
她的人生悲剧。在这样一个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最终归宿终究是
逃不过男性的压迫。

在谋杀案发生之后，社会的舆论呈现出了两个极端，她既
被描述为无辜的受害者，又被定义为阴险狡诈之人。她没有自
己的声音，也没有自己的身份，她只能听从别人，听从麦肯齐
律师的意见，让她说什么她就说什么，让她怎么说她就怎么
说，小说中有这么一段独白，她说，“我能记得逮捕时我说的
话，麦肯齐律师教我说的话，以及我连他都没告诉的话，我还
记得审判时我说的话以及以后我说的话，那也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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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90年代，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第九部长篇小说《别名格蕾丝》问世。由于其独特的叙述方式以及永恒的女
性生存主题，刚出版就获得了当年的吉勒奖。该小说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加拿大一起臭名昭著的谋杀案。玛格丽特试图向读者
展示这场谋杀案的历史真实性，同时也通过描写主人公格蕾丝，她的朋友玛丽·惠特尼以及管家南希这三位女性的悲惨遭遇，凸显
出当时社会的等级之分，对女性的不公正的待遇。而格蕾丝在玛丽的影响下，女性意识逐渐觉醒，认识了社会的虚伪的本质，以自
己的行动对社会的不公进行猛烈的抨击，最终获得了新生，重构了自己的身份。

【关键词】《别名格蕾丝》；身份缺失

我被关在那个框子里，自己的真实声音发不出来”。格蕾丝陷
入了一个艰难的境地，她失去了发声的权力，她也没有这个权力，
丝毫找不到归属感。

2　身份的建构
在金斯顿监狱，西蒙·乔丹受维林格牧师之托，屡次探

视，询问一些关于谋杀案的细节问题，了解格蕾丝的精神状况。每
次他都会带一个东西，比如：苹果，土豆，萝卜等，试图让格蕾
丝想起一些什么。然而，格蕾丝会努力抑制自己的想法，并不会
向乔丹医生透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她从一个“被凝视”的角色，
转变为“凝视者”，她开始注意观察乔丹医生，不再受控于他的威
胁。当她看到一些关于她的报道的时候，怒斥所言不实，都是谎
话。随着时间的推移，格蕾丝也变得更加成熟，她的女性意识也
逐渐觉醒，渐渐地，她掌握了主动权，不再跟随着乔丹医生的话
题，而是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让乔丹医生跟着她的思路走，她
追忆自己年幼的经历，和玛丽·惠特尼的友情，金尼尔和南希的
紧张关系，以及麦克德莫特的一系列古怪行为，以此来避免自己
沦为男性话语的工具，并成功的左右着乔丹医生。直到杜邦医生
的出现，对格蕾丝进行催眠治疗，彻底打破了乔丹医生对格蕾丝
的认知，颠覆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想。三十年之后，格蕾丝获
得了自由，在路上，没有人对她指指点点，没有报刊报道她的谋
杀案件，她只是一个普通人，嫁给了年少的朋友吉米，重新建立
了自己的“妻子”新身份，通过自己的劳作，为自己装饰了一个
舒适的住所，成为了独立自由的女性。对格蕾丝来说，缝制百纳
被是一个安慰，是以另一种方式书写自己的历史，她把自己觉醒
的女性思想寄托在缝制百纳被上，在缝制的过程中通过对碎片布
的挑选，安排布局，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自己有一个
全面的认识。她将自己、玛丽和南希裙子上的碎片剪下来拼接百
纳被，象征着女性团结的力量是强大的。

3　结论
《别名格蕾丝》体现了在父权制盛行的社会背景下，广大

女性在压迫中向往自由平等的两性关系，字里行间透露出当时女
性艰难的生存状态，小说给人一种对生命的反思，以及对于荒
谬的人类生存状态的反讽。时至今日，男女平权问题也一直是
一个值得深思的热点话题，我们应该以现代人的眼光去关照历
史，以新的方式表达新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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